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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首先梳理了学界关于 《贰师泉赋》 作者的不同主张， 再从 Ｐ􀆰 ２４８８ 该赋作者题署中的

“乡贡进士” 入手， 通过分析唐后期 “乡贡进士” 已成科举考试中省试落第者的身分标识与荣誉头

衔、 该赋吟咏的是敦煌名胜且不见于传世文献， 指出应在敦煌文学作者群中查考可称乡贡进士者。 此

前学界已注意到活跃于晚唐敦煌地区的著名文士张球的别名 “俅” 与 Ｐ􀆰 ２４８８ 书写不规范的作者名的

写法十分接近， 本文则联想到张球所撰 《张淮深碑》 抄件卷背诗提及他曾历经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

策试进士的场所 “省场”、 早年又生长于一直施行贡士制度的越州， 进而论证了张球可于省试落第后

称 “乡贡进士”， 并于入幕归义军政权亲访贰师泉后在赋作上以之自重， 至有正式官职后便不再以该

称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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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师泉赋》 是敦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 未见载于传世文献而仅存于敦煌文书， 历

来备受学界关注。 但是， 关于该赋作者， 目前仍有张侠、 张俅， 或认为已不可考等不同

说法。 近年笔者因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晚唐敦煌文士张球与归义军史研究”， 不得

不面对这一问题， 遂认真拜读学习了前贤论著， 并结合张球研究取得的新进展仔细研读

有关文书， 梳理相关线索， 逐渐形成了几点看法。 本文即拟汇报个人浅见， 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学者教正。

一、 文书中的相关题写与学界的不同观点

今知共有 ３ 件敦煌文书抄存 《贰师泉赋》， 对作者的记述分别为： Ｐ􀆰 ２７１２ 无作者题

署； Ｐ􀆰 ２６２１Ｖ 仅题 “乡贡进使”， 其中 “使” 字当为 “士” 字音近之讹； Ｐ􀆰 ２４８８ 题写

有 “乡贡进士张 撰”， 表明作者有乡贡进士的身分， 姓张， 单字名， 但十分可惜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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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字的书写很不规范， 究为何字， 相关学者的识读结果与校录方式相差甚远， 大致可

略分为三类， 依出现时间先后， 分别为：
其一， 识录为 “侠”。 早在 １９３０ 年代， 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在巴黎据法国国

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书原卷编撰 《伯希和劫经录》① 时即在 Ｐ􀆰 ２４８８、 Ｐ􀆰 ２７１２ 下分别著

录云： “贰师泉赋 （乡贡进士张侠撰） ”， 是知系王先生首倡此说。 敦煌研究院修订该

目录时对此说不甚确定， 遂录为 “侠 （？） ”②。 自 １９７０ 年代后期始， 学界陆续刊布了

多种关于敦煌赋的校录成果， 均收录了 《贰师泉赋》， 其中张锡厚先生的成就相当突

出， 所刊 《敦煌赋集校理》③ 《伯二四八八、 伯五零三七敦煌赋卷初考》④ 《敦煌赋

汇》⑤ 等均沿用 “侠” 字。 另一位取得重要成就的是伏俊琏先生， 伏先生先是在 《将
军神功甘泉涌——— 〈贰师泉赋〉 赏析》⑥ 《敦煌赋校注》⑦ 《俗情雅韵———敦煌赋选

析》⑧ 等论著中沿用此说， 至发表 《敦煌赋及其作者、 写本诸问题》⑨ 时一度改从学界

另一说法， 将该赋作者记为 “张球”， 近年复又回归 “侠” 字说， 认为 “ 《贰师泉赋》
的作者当为张侠， 原写本作 ‘张侠’ 不误”􀃊􀁉􀁒。

其二， 不判断究为何字。 例如， 潘重规 《敦煌赋校录·贰师泉赋》􀃊􀁉􀁓 即描摹

Ｐ􀆰 ２４８８ 原字形， 云 “未知何字”。 再如， 张鸿勋 《抽刀刺石壁志感飞泉涌———唐代敦

煌贰师泉传说寻水故事的考察》 亦谓： “作者 ‘张侠’， 或疑为归义军时当地知名文士

‘张俅’， 但又疑莫能明。”􀃊􀁉􀁔

其三， 识录为 “俅” 或 “球”。 郑炳林先生在 《敦煌碑铭赞辑释》 所收 《李端公

讳明振墓志铭》 及新出之该书增订本所收 《凉州左司马李明振墓志铭并序》 的注释中

均将 Ｐ􀆰 ２４８８ 所存作者题署直接录为 “乡贡进士张球撰”􀃊􀁉􀁕， 在 《 〈索勋纪德碑〉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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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文作者张景俅有关问题》 中又据原卷录为 “乡贡进士张俅撰”①。 颜廷亮先生在 《关
于张球生平和著述几个问题的辨析》② 《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③ 等文中对郑先生

的推断表示赞同， 以后又撰 《关于 〈贰师泉赋〉 的作者及写本年代问题》④ 对张球说

专门进行了论证。
笔者以为， Ｐ􀆰 ２４８８ 作者名字的写法虽不规范， 却相当清晰， 前贤最初录为 “侠”

当是据大致轮廓选了一个形似而又常见的字， 虽处理得有些简单化， 但置于敦煌学发展

早期的背景下，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后来治学严谨的潘重规先生等对此渐生疑问， 从而

采取了存疑待考的审慎做法， 为后学留了余地。 再后随着敦煌学的进步， 尤其是对晚唐

敦煌著名文士张球及其作品研究的深入， 联想到他又名 “张俅”， 而 “俅” 字与

Ｐ􀆰 ２４８８ 所书十分接近， 遂推断该字本该为 “俅”， 有时亦以其人名字在敦煌文书中更

常见的写法 “球” 代替之。 第三种校录方式是在参酌了敦煌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

的， 故响应者越来越多， 只不过所依理据还有欠充分， 有待进一步补充。
如所周知， 文学作品作者考证所关涉的并非仅仅是一个名字或一项著作权， 还必然

会影响对作品思想内容、 创作时代、 背景成就， 及真正作者生平事迹等诸多方面的深入

研究。 因而， 《贰师泉赋》 作者问题仍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笔者注意到， 前贤从字形角度进行的努力已相当多， 但对姓名之前所书 “乡贡进

士” 透露出的信息却并未措意。 故笔者拟从此入手改换视角， 略做尝试。

二、 关于作者署名中的 “乡贡进士”

“乡贡进士” 一称， 唐前期本指通过了乡试、 府试两级选拔， 被地方州县举荐至中

央参加尚书省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试的贡举人， 考明经科的则称 “乡贡明经”， 等等。
《通典·选举典三·历代制下》 对此有详尽记述：

　 　 大唐贡士之法， 多循隋制。 上郡岁三人， 中郡二人， 下郡一人， 有才能者无常

数。 其常贡之科， 有秀才， 有明经， 有进士， 有明法， 有书， 有算。 ……每岁仲

冬， 郡县馆监课试其成者， 长吏会属僚， 设宾主， 陈俎豆， 备管弦， 牲用少牢， 行

乡饮酒礼， 歌 《鹿鸣》 之诗， 征耆艾、 叙少长而观焉。 既饯， 而与计偕。 其不在

馆学而举者， 谓之乡贡。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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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唐后期， “乡贡进士” 又成了省试落第者的身分标识与荣誉头衔， 因为他们虽然

未能成功擢第获得出身， 但确曾是州府考试中的优胜者， 相对于那些连赴中央应考资格

都没有的普通读书人而言， 还是拥有一定的特殊地位。 著名唐史专家吴宗国先生即

指出：
　 　 唐朝后期， “乡贡进士” “乡贡明经” 作为一种头衔而广泛使用。 这说明， 参

加科举而没有及第的人数越来越多， 已经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新的群体， 虽然国家没

有表示承认， 但是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 他们虽然科举没有及第， 但是他们参加了

州县的考试和考核， 取得了参加科举的资格。 在参加科举考试过程中， 他们与同辈

建立了相当多的联系， 其中包括科举及第进入官场的举人。 而在他们的后面还有许

多没有取得参加科举考试资格的士子， 这种情况使他们在地方处于一种特殊地位，
受到人们的尊重。①

是知 “乡贡进士” 用于自署或尊称他人的现象， 在唐后期十分普遍。 敦煌虽地处偏远，
习尚却是相同的， 仅敦煌文书中即留有 Ｐ􀆰 ２７１８ 《茶酒论一卷》 所署 “乡贡进士王敷

撰”、 Ｐ􀆰 ３７２３ 《记室备要一部并序》 所署 “乡贡进士郁知言撰”、 Ｓ􀆰 ４４７３Ｖ 启文中的自

述 “从表侄孙乡贡进士谭蒙 （象？） ”、 Ｓ􀆰 ７６Ｖ 状文中首尾均出现的自述 “乡贡进士刘

□”， 等等。 另外， 还有与此相类的 “乡贡明经”， 如 Ｐ􀆰 ４６３８ 《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

处士修功德记》 称阴庭诫为 “前沙州乡贡明经”、 莫高窟第 ２２０ 窟甬道南壁小龛外西侧

题记中的 “翟通乡贡明经” 等即是。
因而， 《贰师泉赋》 特意于作者姓名之前标注 “乡贡进士”， 意在说明他参加过进

士科考试， 是取得了一定成就的读书人。
于此需补充说明的是， 《贰师泉赋》 吟咏的是敦煌本地名胜。 贰师泉， 本名悬泉，

又名悬泉水， 位于今敦煌市东 １３０ 里左右的三危山脉中部的悬泉谷中。 以 “贰师” 命

名， 系源于当地流传的贰师将军抽刀刺崖， 飞泉涌出的故事。 贰师将军即汉武帝宠姬李

氏之兄李广利②。 该故事久已为敦煌人津津乐道， 如 Ｐ􀆰 ２００５ 《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
即云： “悬泉水。 右在州东一百卅里， 出于石崖腹中。 其泉旁出细流， 一里许即绝。 人

马多至， 水即多； 人马少至， 水出即少。 《西凉异物志》 云： 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

菀 （宛）， 回至此山， 兵士众渴乏。 广 〔利〕 乃以掌拓山， 仰天悲誓， 以佩剑刺山， 飞

泉涌出， 以济三军。 人多皆足， 人少不盈。 侧出悬崖， 故曰悬泉。”③

依常理， 《贰师泉赋》 这类赞颂一地胜迹的作品一般都是亲身到访者的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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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１９６２ 年， 第 ２６９９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法国国家图书馆编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 第 １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
第 ４４－４５ 页。



换言之， 该赋的作者应与敦煌有密切关系。 这篇赋作又完全不见于传世文献， 传播范围

仅限于敦煌， 是一篇十分典型的敦煌文学作品。 那么， 像其他敦煌文学作品的作者一

样， 《贰师泉赋》 的作者也应是活跃于唐后期至五代宋初的敦煌地区的能文之士， 而抄

存该赋的 Ｐ􀆰 ２７１２ 写卷上的纪年题记为 “贞明六年 （９２０） 庚辰岁次二月十九日”， 则五

代后期及宋初亦可排除。
综合考虑上述几项限定条件， 我们的查考范围已可大大缩小。

三、 唐后期至五代初敦煌文学作者群中

可称 “乡贡进士” 的张姓文士

　 　 我们先来看唐后期至五代初期的敦煌地区有没有张姓单名， 且其名与 Ｐ􀆰 ２４８８ 作者

名的写法相近的文士。
如所周知， 这一时段活跃于敦煌地区的张姓文人无张侠， 而有张球。 张球在敦煌文

书和敦煌古碑铭中留下了十余件署名作品①， 所以这个名字为敦煌学者所熟知。 不过，
他的名字有时也写作 “张景球”② “张景俅”③ “张俅”④， 于此， 笔者已撰文进行了专

门探讨⑤， 论证了上述四称所指实为同一人， 四称中最原始的一称可能是 “张景俅”，
后来 “景” 字的减省应与时人常混用两字称与三字称的习俗有关， 至于 “俅” 又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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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包括： １􀆰 Ｐ􀆰 ４６６０ 《大唐河西道沙州故释门法律大德凝公邈真赞》 署 “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

张球撰”； ２􀆰 Ｐ􀆰 ４６６０ 《大唐河西道沙州敦煌郡将仕郎守敦煌县尉翟公讳神庆邈真赞》 署 “沙州军事判官将

仕郎守监察御史张球撰”； ３􀆰 Ｐ􀆰 ３４２５ 《金光明变相一铺铭并序》 署 “将仕郎摄沙州军事判官守监察御史张

球撰上”； ４􀆰 Ｐ􀆰 ４６６０ 《大唐沙州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 署 “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张球

撰”； ５􀆰 Ｐ􀆰 ４６６０ 《故敦煌阴处士邈真赞并序》 署 “归义军诸军事判官宣义郎守监察御史清河张球撰”；
６􀆰 Ｐ􀆰 ３２８８Ｖ＋Ｐ􀆰 ３５５５ＡＶ 《河西节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 〔夫〕 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上柱国张怀政邈

真赞并序》 署 “节度判官宣德郎兼御史中丞柱国清河张球撰”； ７􀆰 Ｐ􀆰 ２９１３Ｖ 《大唐敦煌译经三藏吴和尚邈

真赞》 署 “弟子节度判官朝议郎检校尚书主客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张球撰”； ８􀆰 Ｐ􀆰 ４６１５＋Ｐ􀆰 ４０１０Ｖ 《唐故

河西节度凉州左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陇西李府君墓志铭》 署 “清河张球撰”； ９􀆰 Ｐ􀆰 ２５３７
《略出籯金一部并序》 记 “宗人张球写”； １０􀆰 ＢＤ０６８００ （潜 １００） 《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

首楞严咒〉 题记》 谓 “弟子张球手自写咒”； １１􀆰 Ｐ􀆰 ４６６０ 《故前河西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

兼敦煌郡耆寿清河张府君讳禄邈真赞》 署 “从侄沙州军事判官将仕郎兼监察御史里行球撰”； １２􀆰 Ｐ􀆰 ３８６３Ｖ
《金刚经》 灵验记 （也有学者将该卷拟名为 《光启三年记事》 ） 记 “球与一人面向北胡跪”； １３􀆰 Ｐ􀆰 ３７１５
《致大夫状》 谓 “球自到西□”。
Ｐ􀆰 ２９１３Ｖ 《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 署 “节度掌书记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景球

撰”。
敦煌市博物馆藏 《大唐河西道归义军节度索公纪德之碑》 署 “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赐绯

鱼袋南阳张景俅撰”。
例如： Ｐ􀆰 ２５６８ 《南阳张延绶别传》 署 “河西节度判官权掌书记朝议郎兼御史中丞柱国赐绯鱼袋张俅撰”；
Ｓ􀆰 ２０５９ 《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序》 记 “□□□□州山阴县人张俅”， 该抄经序随后的行文中亦

多次自称 “俅”， 序文之后接抄的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的序分部分又言 “弟子张俅知摩利

……”， 采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将抄经者名字嵌入相关位置以为自己积累佛教功德的习惯做法。
详参拙文 《晚唐敦煌寺学名师张球名字之异写》， 金滢坤主编 《童蒙文化研究》 第 ６ 卷， 北京： 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２１ 年第 ６０－７１ 页。



为 “球”， 则因 “球” 字更常见而被反复择用并流传颇广， 乃至实际使用频率超过了本

字。 为避免行文混乱， 下文一般亦用 “球” 字。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 Ｐ􀆰 ２４８８ 作者名的

写法与 “俅” 字十分接近， 这也应是郑炳林、 颜廷亮先生等将该字识读为 “俅” 的

原因。
问题是， 张球是乡贡进士吗？
非常著名的 《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 （学界习称 《张淮深碑》 ） 抄

件 （Ｓ􀆰 ６１６１Ａ＋Ｓ􀆰 ３３２９＋Ｓ􀆰 １１５６４＋Ｓ􀆰 ６１６１Ｂ＋Ｓ􀆰 ６９７３＋Ｐ􀆰 ２７６２） 卷背抄存有 １９ 首诗， 为张

球所写①， 其中 《 “夫” 字为首尾》 一诗系以闺妇思念征夫口吻写成， 诗中有云：
　 　 闺中面 （缅） 想省场苦， 却羡西江比目鱼。
考 “省场” 乃是唐宋时期尚书省礼部策试进士的场所， 故这两句诗的意思是闺妇

遥想丈夫场屋应考的异常辛苦， 羡慕那两两相并而行的比目鱼， 言下之意即艰辛异常的

省场应试导致了夫妻分离。 故此， 诗作者张球参加过科举考试应是没有疑问的， 只不过

他未能及第， 所以才称 “乡贡进士”。
或问： 张球所处晚唐时期的敦煌刚刚摆脱吐蕃长达六七十年的禁锢， 百废待兴， 能

够立即考选贡士送至京城参加省试吗？
受现存史料所限， 我们还无法了解晚唐敦煌贡士的详细情况， 但却可确知张球具有

成为乡贡的条件。 英藏敦煌文书 Ｓ􀆰 ２０５９ 《 〈佛说摩利支天菩萨陀罗尼经〉 序》 为张球

（在该卷中书为 “俅” ） 亲笔所写的抄经序， 开篇即自道 “□□□□州山阴县人张

俅”②， 是知张球本为越州山阴县 （地当今浙江绍兴） 人。 并且， 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

多件张球所撰追忆故乡风物的诗文， 其中出现的令诗人魂牵梦萦的地名均属江南， 如上

文已提及的 《 “夫” 字为首尾》 中即有言： “天山旅泊思江外， 梦里还家入道垆。 镜湖

莲沼何时摘， 柳岸垂泛杨 （杨泛） 碧朱。” 诗中的 “镜湖” 非常有名， 正位于越州山

阴， 可证张球不仅生于斯， 而且长于斯。 史载晚唐时的江南地区相对而言安稳得多， 贡

举制度得以正常实施， 原本生长于该地的张球从地方选拔中脱颖而出成为乡贡进士， 完

全合于时势。
名字的写法与 Ｐ􀆰 ２４８８ 相近、 早年生长于具备参加科举考试条件的越州、 于诗作中

对省试艰辛的追忆， 还有下文将要谈及的其不同体裁作品对贰师泉的反复咏叹， 诸多因

素已可使我们推定 Ｐ􀆰 ２４８８ 所存书写不规范的作者名当识读为 “俅”， 即 《贰师泉赋》
的作者应为张球。

接下来的问题是， 原本生活于唐朝东境的张球， 何以来到偏处西陲的敦煌并一直留

居于此， 甚至被现当代的敦煌学者长期误认为是唐五代时期的敦煌本地人？ 连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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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详参拙文 《 〈张淮深碑〉 抄件卷背诗文作者考辨》， 《敦煌学辑刊》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３１－３８ 页。
上海师范大学、 英国国家图书馆合编， 方广锠、 ［英］ 吴芳思主编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第 ３２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４８ 页。



是， 《贰师泉赋》 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四、 张球远赴敦煌的缘由及 《贰师泉赋》 的创作情形

要回答上述问题， 我们应首先了解晚唐时乡贡进士们的出路或曰趋向。
通常情况下唐代进士科每科所取不过二三十人， 显然， 金榜题名的只能是少数， 大

多数落第者无法通过科举直接获得出身并进入官僚队伍， 不得不另寻出路。
安史之乱后， 唐朝中央政权衰弱， 地方势力崛起， 形成了藩镇林立的局面。 随着藩

镇的威权益重， 唐朝后期节度使已可以自辟僚佐。 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在诠

释 《册府元龟·幕府部·总序》 “节度使之属， 有副使一人、 行军司马一人、 判官二

人、 掌书记一人、 参谋无员、 随军四人”① 时指出：
　 　 以上幕府之职， 是一种职掌， 由节度使辟署， 同时由本府奏授宪官或检校官，
以表示其品阶和身分。 充任节度使的幕职， 不仅是获得了官、 职， 而且为迅速升迁

创造了条件。②

……
晚唐乡贡进士担任幕职和州县官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
吸收乡贡进士参加政权， 已经成为各地节度使、 观察使有意识的行动。

黄云鹤 《唐宋下层士人研究》 亦谓：
唐中叶以后， 通过入幕而实现入仕是一条相对容易的途径， 因为幕佐入幕充职

不通过朝廷任命， 而是由幕主聘请入幕， 入幕后任何职， 基本决定于幕主。 僚佐入

幕后只要上报朝廷批复即可。 尤其是在朝廷失去对幕府的控制时， 幕府的人事任免

权更大， 士人入幕后迁升的机会就更多。③

时代大势如此。 因而笔者推测， 张球很可能是在参加科举考试未中之后， 像当时其

他许多落第举子入幕藩镇一样， 到归义军政权中当幕僚的。 只是因缘际会， 张球去了与

其家乡相距遥远且多民族杂处的西北， 其勇气魄力确实非常人可比。
关于张球西来敦煌的时间， 今日已难确考， 但尚能根据 Ｓ􀆰 ２０５９ 《 〈佛说摩利支天菩

萨陀罗尼经〉 序》 等所记其咸通初年的经历， 推理出张球应是在归义军成立的 ９ 世纪

５０ 年代即投身其中了④。 至于张球最初与归义军人事发生交集的机缘， 很可能与归义军

赴京入奏的使者或留质京师的张议潭等的招揽有关。 那时的敦煌正处于历经吐蕃长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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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 卷 ７１６ 《幕府部·总序》， 北京：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０ 年， 第 ８５１７ 页。 张球在

张氏归义军政权中担任的正是此中提到的判官、 掌书记。
前揭吴宗国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第 ２３４ 页。 以下两段引文均见该书第 ２６８ 页。
黄云鹤 《唐宋下层士人研究》，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２１ 页。
详参拙文 《晚唐文士张球生平索隐》， 《敦煌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第 ７８－８５ 页。



劫后须恢复与重建汉文化的关键期， 迫切需要张球这样饱受江南与中原文化熏陶的外来

文士襄助。
依常理， 曾巡游多地、 兴趣广泛的张球初到敦煌时， 必然会参访当地名胜并吟诗作

赋， 于缅怀古人的同时抒发个人心中意气。 极具豪迈激越气息的贰师泉自然是其必到必

咏之地， 且为其念念不忘， 同样出自张球之手的 《敦煌廿咏》① 中的 《贰师泉咏》
（Ｐ􀆰 ２７４８Ｖ、 Ｐ􀆰 ３９２９、 Ｓ􀆰 ６１６７Ｖ、 Ｐ􀆰 ３８７０、 Ｐ􀆰 ２９８３）， 以及 《敦煌录》 （Ｓ􀆰 ５４４８） 对贰师

泉的详尽记述②等都是其意犹未尽的表现。
对于刚刚推翻吐蕃统治， 重新回归唐廷怀抱的敦煌人而言， 来自中原内地的乡贡进

士无疑具有耀眼光环和莫大魅力， 此时于赋作上署明 “乡贡进士” 身分， 实在是再恰

切不过。 由此， 我们还可以推断该赋为张球初到敦煌时的作品， 待以后有了正式官职，
便无需也不宜再这样题署了， 故张球其他文学作品上并无此称。

１２《贰师泉赋》 作者考辨

①

②

《敦煌廿咏·贰师泉咏》 有诗句： “贤哉李广利， 为将讨匈奴。 路指三危迥， 山连万里枯。 抽刀刺石壁，
发矢落金乌。 志感飞泉涌， 能令士马苏。” 详参拙文 《 〈敦煌廿咏〉 作者与撰写时间考证》， 金滢坤主编

《童蒙文化研究》 第 ４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第 １２９－１３９ 页。
《敦煌录》 记： “贰师泉， 去沙 ［州］ 城东三程。 汉时李广利军行渴乏， 祝山神， 以剑札山， 因之水下，
流向西数十里黄草泊。 后有将渴甚， 饮水泉侧而终， 水遂不流， 只及平地。 后来， 若人多即水多， 若人少

即水少， 若郡众大噉， 水则猛下， 至今如然。 其二 （贰） 师庙在路傍， 久废， 但有积石驼马， 行人祈福

之所。” 图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英藏敦煌文献 （汉文佛经以外部分） 》 第 ７ 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 第 ９２ 页。


